
七九年春节后，由于本家互特要到

太原上学，父母便托关系让我借机顶替

他转入大交中学读书。与村农高师资匮

乏，管理松懈，学风散漫不同，这里教师

队伍精干，学校纪律严明，学生竞争激

烈，就连校容校貌也干净整洁，让我来

不及体验初来乍到的陌生与紧张，便身

不由主的融入到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的

人流中。

学校大概有二、三十位老师，最先

认识的是我的班主任王鸿儒。王鸿儒很

瘦，身材较高，皮肤略黑，一条腿有点

跛。平时喜欢拱着手，所以看起来脊背

有点弓，肩膀有点耸。走起路来，一摇一

晃，就似半截斜着的枯树干，让人老是

担心他会不会忽然来个“倒栽葱”。他的

脸长而窄，上额的头发退休的早了些，

给脸部腾出了些地方，使得额头显得大

而光亮。他高度近视，两眼躲藏在高高

的鼻梁两侧的凹坑中，再加上连睡觉都

不肯离去的覆盖在上边的两块淡黑圆

玻璃，很难让人看清其轮廓与内里蕴

涵。他的外形给人的总体感觉，往深里

讲，就一潜伏的国民党老特务，往浅里

说，便如同鲁迅笔下没披长袍的孔乙

己。

但是，我们班的学生、全校的学生，

没有人会这样看，即使是我最好的朋

友，也不会附和我，哪怕是玩笑，他也会

皱起眉头，不友好的直视，目光如同两

把透着寒意的匕首。我很惊讶，感到疑

惑不解，然而在王老师班里待了几天

后，我就知道了答案。

韩愈在《师说》中称，“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他对教师的这一定位，

有唐至今都堪称全面准确。教师们都认

同韩愈的话，但大多都认为传道授业解

惑只是自己的工作，正常做就行，少数

人会把它上升为职责，觉得需要尽力而

为，而王老师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用自

己的全部身心去感悟去实践这一教育

理念的人。说得直白点，他不仅用心教

学，而且用心育人，用他个人的模范言

行去感化培育每一位学生。

王老师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前他是

国军某部的文书，随队伍投诚后加入到

解放军行列。建国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解甲归田成了一名教师，文革中被

遣返，务农期间放过羊，干过各种农活。

运动结束之后又被征召，继续从事教书

育人工作。家中七八口，除他一人，其余

都在老家下柏村与土疙瘩没死没活的

搏斗，靠着瘠薄的田地来维生。这样的

家庭能分出一半心给学校给学生就不

错了，但王老师却将挑子全部撂给了家

人，心无旁骛、专心一意地诠释着“师

者”的应有之义，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

在人类心灵的梯田里耕耘、播种、收获。

王老师是一个教育老兵，资格老，

知识丰富，但他没有倚老卖老，固步自

封。他依然悉心钻研教材，常常逐字逐

句的推敲，逐句逐节地琢磨，甚至吃饭

时嘴里还不经意的会冒出几句令人莫

名其妙的话。不过，当教师的却听得懂，

那话要么是说哪个字词应该怎么解释，

要么是说哪名学生作文语句应该如何

纠正。王老师为了把课文讲得生动，每

天都要耗费大量时间，搜集整理各种资

料，并将其批附在课文或备课本上。他

不像有些老师，对学生作业一笔带过，

他曾经诉苦说，许多学生不知道老师辛

苦，作业敷衍应付，字写得像螃蟹爬过

的沙土，让他眼也用花了，腰也累驼了。

想扔下不管，可实在不忍心。他咬着牙

发誓，总有一天，老师也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尝尝老师不管不

问的苦楚。但过后看看，语文、数学、物

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所有学科的

作业，仍然只有语文作业批得细。尤其

是作文，不管好的差的，每个学生的每

篇文章都爬满了大量情绪化的红色小

字，如无数的蚂蚁般令人眼花缭乱，而

这些红字就是王老师的心血，它一点一

滴地浸染进了每个学生心田。

王老师讲课非常投入，教学方法也

有别于他人。为了挥发出范文所蕴藏的

情感，把学生情绪调动起来，使大家与

他一起去体验那种虚幻的意境，了解作

者的用意，他挖掘了自身所有的潜能。

用嗓子，忽长忽短，忽高忽低，强弱交

替，舒缓不一，抑扬顿挫地来朗诵、讲

解；用表情，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横眉怒

目，忽而面露狰狞，忽而痛不欲生去表
达、展现；用肢体，要么手舞足蹈，要么

摇头摆尾，要么健步如飞，要么挥掌大

呼，台上台下，桌前桌后地来模仿、表

演。他的课应该上的很累，但恰恰相反

的是他每堂课都精神抖擞，毫无疲态。

上他的课想偷睡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

随着他立体式动态化的教学方法在文

章的情感世界中去沉浮颠簸。我曾经记

得《人民时报》有篇文章，写得是林彪叛

逃后飞行员与其斗智斗勇的经过，飞行

员最终牺牲了。但林彪反党集团也折戟

戈壁，暴尸荒野。王老师把它作为课外

读物，在语文自习的时候给我们从头到

尾朗读了一遍。他模拟飞行的场景，从

台上纵身跃下，一下爬到了地上，虽然

他迅速站起，但那场面毕竟有些滑稽。

可同学们没一人笑，因为此时的王老师

早已沉浸在文章里，被英雄的行为感动

得老泪纷飞，哽咽难言，而我们不仅和

他一样敬佩英雄的不屈不挠，也折服于

这位老教师的敬业精神，乃至于为他的

摔跤所感动。

王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无微不至，堪

比父母。而这也是他赢得尊敬的最关键

因素。当时条件差，学生又都是长身体

的当口，吃不饱，喝不暖，只能忍饥挨饿

硬扛着。王老师工资不

我赴任县蒲剧团团长不久，就领到了为

县两会助演三场的任务，时光如水，匆匆逝

去，说话间就到了演出前夕。

这天上午，在《红娘》中担任主演张生角

色的翟志刚捂着肚子进入我的办公室，咧着

嘴说：“团长，我请几天假，肚子疼，我要看

病。”我半信半疑，昨天排练时还活蹦乱跳

的，怎么时隔一夜，竟病了呢？还未待我问

话，他就接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祸福。谁可知道什么时候病呀，病了，总得看

啊！”

“是！是得看。没人说不准看呀！”我随

口答应着，但心想，晚上就要演出，志刚请

假，第一台戏怎么能如期开演啊。而会期、剧

目都是县常委会预选定好，是万万不可改变

的。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焦急不安：“志

刚，你看这样行不？我让雷副团长立即到县

医院请最好的大夫来为你诊治，药费全报，

但你要保证今晚演出，成不？”

翟志刚歪着头说：“我自觉病势不轻，恐

怕到时误场，出台不能保证，你还是另想办

法吧！”

志刚的过去，我是有所耳闻的，他是县

剧团二十多年的台柱子，我也曾多次看过他

演出的诸多剧目，在《清风亭》《秦香莲》《红

灯记》等剧中扮演塑造过不同类型的角色，

都使人印象深刻，感人至深，弥久不忘。在参

加市里举行的多次调演中，均获得过优秀演

员大奖，为县蒲剧团赢得了荣誉。对于这样

的人才，我赴任前就打算逐步地解决他们存

在的实际生活困难，以防止专业人才的外

流，而志刚的夫妻分居就是我第一个考虑的

问题……

这些都是后话，当务之急是为志刚看

病。于是我

一面令雷副
团 长 请 医

生，一面安

慰志刚：“你
不用急，医

生 马 上 就
来，也许是

吃的问题，肠胃发炎，吃点药，输瓶液会立马

好的。”

志刚说：“我的病，我知道，只要准我三

天假，不吃药不打针，也会好的。”我听后，心

里直犯嘀咕，你这是有病还是没病，说有病，

你不看也会好的，说没病，你捂着肚子要请

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思忖着有几成

是志刚借为两会演出给我出难题，逼使我为

其解决什么问题的。

正想到这里，县医院主治医师乔大夫来

了。我急忙迎出院子，把我的分析简要向乔

大夫说了几句，要他随机配合，然后先后入

屋。乔大夫让翟志刚躺在我的床上，然后又

是把脉，又是听诊，发现志刚一切正常，无病

无灾。根据刚才约定，乔大夫嘴对耳向我说

了实情。我故作惊讶地说：“啊！还真病得不

轻啊！”志刚

说 ：“ 乔 大
夫，我到底

什么病，我

只向团里请
三天假，还

不够用吗？”
乔大夫

不慌不忙地说：“志刚，你的病是阑尾炎急性

发作，马上随我到医院，得立即手术，不然情

况很危险。趁着还未穿孔，肚子拉开缝上，七

天就会好的。”

翟志刚这下急了，说：“乔大夫，你虽是

一代名医，但神仙也有打盹的时候，这回是

不是给我误诊了。我的病有你说得那么严重

吗？”

乔大夫说：“恐怕比我说得还要严重。时

间就是生命，咱们不要耽误，立即上车吧！”

听了乔大夫的话，我心里有了底，故意

说：“志刚，你不用怕，医疗费用，团里全给

报。今晚的演出，你也不要操心了。时不我

待，放心去手术吧。雷团长，你还不赶快扶志

刚上车！”

翟志刚本想为难于我，利用演出向我发

难，解决他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没想到乔大

夫说他得了阑尾炎，而且要做开肚手术，这

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好好一个人，谁愿意去

白白挨一刀呢，他立马服软了。出于面子，他

吞吞吐吐地说：“乔大夫，手术缓几天吧。你

先拿点药，过去犯病，吃点药也是挺管事的。

团里也没钱，这几千元的手术费用就省了

吧！”

我佯作关心地说：“志刚，不管花多少

钱，也要看病，该动手术就动吧，你是咱团台

柱子，花多少钱，我想办法解决。不然有个三

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说着再令雷

团长：“你还等什么？快扶志刚上车，一个人

不行，再叫两个人，救命要紧，还磨蹭什么，

快，快！”

志刚不知是计，便扑通跪到我的面前：

“团长，你的好心我领了，千万高抬贵手，别

让我去医院动手术。我怕刀子剪子的，只要

不送我到医院，今晚演出，我保证不误，志刚

说到做到。”

我故作震惊：“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

翟志刚说：“今晚我带病上场还不行

吗？”

至此时，我才确定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为了给足志刚面子，给他台阶下，我将在场

的人打发走，并躬身拜谢乔大夫：“乔大夫，

我看你是误诊了，志刚说不动手术，咱们就

听他的。真是麻烦你了，让雷团长送你一下

吧！”乔大夫心照不宣地上车走了。

办公室就剩下我和志刚两人。我顺便倒

了一杯热茶递过去说：“趁热喝吧！志刚，现

在就咱两个人，咱们说点心里话吧！我虽然

来团不久，但你的情况我不是不知道，夫妻

分居是你的一块心病，我前几天已经与县上

领导说定了，首先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我心

里清楚，你是剧团的顶梁柱，剧团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都要靠几个名角去支撑，我来

这里主持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大家都无后顾之忧，剧团的振兴才有希望。”

说完，我把我的剧团工作记事本递给了志

刚。

志刚接过记事本，翻开第一页就发现解

决自己夫妻分居问题是排在剧团第一位置

的。只见他的眼睛湿润了，一股暖流在他身

上流淌。他想，团长初来乍到，真不该给团长

出这样一道难题。于是他说：“团长，我没病，

我就是想……我对不起你……”

我趁机说：“志刚，我对你印象很好，你

为难我，我不怪你。你的问题，我与有关方面

已经谈妥，保证不出一个月，就会彻底解决

的。希望今后不可采取这种办法，有话就直

说，你说是吗？”

翟志刚满脸的乌云消散了，他感动地

说：“团长，我错了，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

在下午演出前的战前动员时，我当着全

体团员的面，大声说：“今晚是第一场演出，

大家要做到旗开得胜，万无一失。这里，特别

要表扬的是志刚同志，他本来有病，但为了

两会的胜利召开，他带病演出，这种舍己为

公的精神，值得每位学习。”

在《红娘》的首演中，翟志刚十分卖力，

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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